
38

说实在的，之前没去过“忻城”，听
到这个名字，像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
一时忘了他的来处和年龄。一直到进
了县城，还不知道将在此逗留多久，也
不知道明天的行程。

有一种威严叫衙署
衙署，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尽管临

行前他们一再强调，一再吊我的胃口。
沿着湿漉漉的县城西宁街，慢慢

走，像握着时光穿梭机的黑衣人，不知
是何年。身边，也没有一个人打扰你，
像不妨碍你生活在哪朝哪代。

到了莫土司衙署，吃了一惊，惊得
不敢出声。先是大门左右两侧，各镌有
一尊 1.7 米高的石狮和一只石鼓；大门
廊上立着两根格木柱子，柱上悬挂一副
雕刻楹联。联语云：“守斯土莅斯民，十

六堡群黎谁非赤子；辟其疆治其赋，三
百里区域尽隶黄封”。

沿院中道路上月台。前方有正堂，
为三开间，柱子支撑天面，宽敞明亮，堂
正中置公案，案上置有惊堂木块及令
牌、笔、墨砚等，案桌后是活动屏风，上
悬有“明镜高悬”巨匾，左右分别置大
鼓、大锣各一面，各种兵器罗列有序，

“回避”、“肃静”大牌字高耸。这样的
“家伙”，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这会儿，
好像有一种震慑人的力量。

太威严了，还是去西花厅吧，眼前
顿时豁然开朗。这里是土官处理日常
事务之处，还有卧室兼书房，窗为镂空
花窗，花鸟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朝廷是一块磁铁，日日放射权力的
磁线，可总是吸不牢边远的西南。作为
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广西，历史上，在磁

场的边沿若即若离，便生长出一种多味
的土司制度。

在广西，土司王朝一立，就是 800
年。“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随着历史
的演进，绝大多数的土司王城已尘封进
历史的暗河，无从钩沉打捞出大致的记
忆，仅能从方志的记述中领略一二，仅
有土司城的部分遗物，孤零零地立于萋
萋芳草之中。

但忻城的土司城诚心记录下了这
800 年历史。听说，莫土司衙署始建于
明万历十年（1582 年），占地总面积 2.1
万平方米，是全国乃至亚洲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之一，被誉
为“壮乡故宫”。

不知道它走到今天的完整，期间历
经了怎样的故事？但真正的诚心是颗
石头，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喧嚣的鼓

噪，在粗糙和宁静的外表下，却是对文
化永远的坚守。

有一种绚丽叫壮锦
在老城区里走，突然，见到了一

家“壮锦培训中心”，斑驳的门面，想
象不出，这里是否曾经有机杼的喧闹
与急促。

“梭里随心裁锦纱，纵横万绪绕天
涯；遥怜谁着春之彩，且看今朝无数
花。”我已经多年未能目睹她们壮锦开
花的模样，哪怕往记忆中的方向看了一
遍又一遍，也看不到那些曾经是多么多
么嫣红的精灵。我只能想象着，10 年
前，在南宁市古城路上班时，偶尔经过
广西自然博物馆文物商店，隔着柜台，
细细品赏她们开花时的姿态。

在土司文化陈列馆，再次看到她们
绽放的姿态，突然明白了她们的独到之
处，那是一排排瑰丽的传奇，脚步情不
自禁地被牵着，一路看过去，一张张，大
的、小的、圆的、方的，令人向往之余，又
生出些许悲伤。

这里陈列的所有壮锦上，都有一些
奇异的花，如此放肆，如此挥霍，如此不
顾一切地绚丽，如此蓬蓬勃勃、鼓鼓涨
涨，不可遏止、令人目炫神迷地释放；如
此强大，有一种挟裹一切的原生态的生
命力；如此粗拙与精细，奇异地结合在
一张布上，真叫人惊心动魄。这上百张
忻城壮锦，反映了壮族人的智慧，形式
中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人民对自
然的高度凝练和升华。

“出入平安”，加上粗胖得有些心疼
的“福”字，再加上各式各样的款式、各
种各样的颜色，还有编织者的姓名……
这一张壮锦，竟然是一位96岁的老人编
织的。

“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
更”。听说，忻城是广西壮锦的发源
地。在古代，当地壮锦曾经作为礼品，
向皇帝进贡。当地不少壮族妇女都靠
织锦为生。

又有传说，宋代有一壮族姑娘，
名字唤作“达尼妹”，有一天，无意中
看到蜘蛛网上的露珠，在阳光照耀下
闪烁着异彩，突然从中得到启示，便
用五光十色的丝线为纬，原色细纱为
经，精心纺织成锦。这就是忻城壮锦
的来历。

据 《忻城莫族总谱》 记载，早在
明弘治时期，莫氏第四代土司莫鲁，
在家训中，就要求家人“锦可学制，
琴也须弹”。

至清朝嘉庆年间，仅忻城县城就有
织锦机 130 多架，可以想象，在当时，织
锦之声不绝于耳的盛况：“邻鸡乍唱停
梭后，又听砧声杂臼声。”

如今，壮锦技艺已不再作为当地百
姓的生存手段，而是还原到民间工艺的
身份，作为一种民族工艺品，已成为一
种特殊的壮族文化载体，为人们所保留
和接受。

有一种风景叫霞客楼
一楼俯流水，万竹影清风。
大雨、小雨，小雨、大雨，一路上，驶

出县城，一路上，水雾弥漫。远处的山，
只留下轮廓，随着水雾，一点点地升
腾。伸伸腰，桥墩、石碑、回廊、瓦檐、楹
联、亭榭、雕像，全被洗刷在其中。

风光走芝州，浮马渡罗木。
这山中的一方静谧，这山色的翠

绿，这民风的古朴，虽一路的艰难、
颠簸，徐霞客当年一定还是觉得是值
得的。

“罗木渡”、“落墨渡”……我独喜欢
“红渡”。在红水河边，一幢幢房子，全
漆成了红色，虽是人工的痕迹，但我很
喜欢这种强化与渲染。

据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
十五日，徐霞客由上林经周安到红渡，
这里，江之险峻、水之湍急，令这位“背
包客”流连忘返。

“一江西自万峰石峡中破隘而出，
横流东去，复破万峰入峡”，“江嵌深
崖间，渊碧深沉”。他在游记中，这样
写道。

如今，打着徐霞客旗号树文化品牌
的地方颇多，但诚心在老徐经过的地方
建一座楼、立一尊像的，不多。

红渡算是一处。
在老徐的雕像下照张相，雨点打

伞，“毕毕剥剥”，像老徐当年的脚步。
然后，转过身，面对的是红水河。

河床很宽，由于刚下过雨，河水有些涨。
长长的河，长长的历史；长长的历

史，长长的河。但长长的河水长不过徐
霞客的脚步。

难以想象，370年前的那个冬季，当
徐霞客从南宁的阴雨中走出，到了忻
城。那时的他，行囊中背着友人静闻和
尚的遗骸，虽然高价雇佣了一个脚夫，
但一路风雨，满目土坷，他的心情是何
等的沉闷，步履是何等的蹒跚。

难以想象，鼓励他在游记中为红渡
留下近千字的记载的理由是什么。难
道仅仅是这滔滔的江水，让他莫名地兴
奋了起来？还是才华横溢、美丽多情、
藐视权贵、勇敢幸福的翠屏山金钗姑
娘，用她灼人的清眸，诚心目送了老徐
披荆斩棘的脚步？

在此时，在此地，忻城与徐霞客联
手，诚心留下了一个谜。

那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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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我少时的梦想，
本是想当画家的。

这梦想大抵源于我幺叔的影响。我幺叔是
乡间少有的才子，写一手漂亮的赵体字，会许多
种乐器：月琴、口琴、二胡、手风琴、笛子……幺叔
讲过，他童年时，一次放学路上，听见有人吹口
琴，那是他第一次听人吹口琴，听得入了迷，跟着
那人走了很远，天黑了，他迷了路。后来，我以此
为原型，写成了短篇小说《口琴，獐子和语文书》，
这小说是幺叔的故事与我的故事的结合体。

幺叔还会写鹊体字，用一块橡皮，蘸了广告
色，几笔就画出一只喜鹊、蝴蝶，再添几枝梅花、
竹枝、兰草，组合成字。过春节时，别人门前贴墨
笔字春联，幺叔家门前贴神奇的鹊体字。我在南
方的工业区和一些旅游景点见过写鹊体字的，给
人写一条姓名收费30元，全是一些弯弯绕，一只
鹊也没有，比起我幺叔的字，相差远矣。

幺叔还会作画，常画迎客松和桂林山水。天
知道，他怎么会那么多！

我父亲说，这些都是他瞟着学的。“所谓瞟着
学，经常就是瞟一眼就会了。”我父亲说这话时，
很是骄傲。父亲从未因我而骄傲，却常为我幺叔
骄傲。

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幺叔是我绝对的
偶像，我无限崇拜他，喜欢听他坐在月光下用二
胡拉《天涯歌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
俩是一条心……”

幺叔本有大好的前程，他学习成绩好极了，
从来都是老师们的宠儿，但“文革”开始了，幺叔
响应号召，扎根新农村，一扎就是一辈子。

我曾偷偷翻看过幺叔的毕业留言册，上面写
满了同学们真挚豪迈的祝福：“翠竹根连根，学友
心连心，我们齐努力，扎根新农村。”幺叔回家后
进了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大队
变为村，后来，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村小学撤
了，幺叔下岗，拿了国家 3000 元补贴。幺叔老
了，不再吹拉弹唱，不再画画，只在春节写春联
时，才拿一下毛笔，也不再写鹊体字。再后来，年
近60的幺叔出门打工，在佛山、东莞漂泊。年纪
大了，不好找工，他只能在陶瓷厂当搬运工，那是
我当年干了几天就逃之夭夭的苦力活。

幺叔年轻时，有许多追求者。记得有一次，
一位漂亮的女老师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我给我
幺叔带封信，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亲手交给我幺
叔，可幺叔不在家，我将信给了我幺妈。

幺叔、幺妈打了一架。
许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想起幺叔坐

在月下拉二胡的样子：
“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恩爱

深。”
童年时，我梦想做幺叔那样的人，有才华，会

画迎客松，会画桂林山水，受人尊敬，为人耿直。
我常去偷他那已干成块状的广告颜料回家画画。

众多侄子中，幺叔最疼我，待我与待别的侄
子不同。幺叔说我像他，他的梦是没了，他对我
寄予厚望。幺叔家有一本《芥子园画传》，是幺叔
的宝贝，那时有人结婚会打“宁波床”，床上雕繁
复的花，安着许多小玻璃，里面镶着画。幺叔为
人画“宁波床”。《芥子园画传》是他的师傅。后来
没人用“宁波床”了，都用西式的“六弯床”，《芥子
园画传》不知怎的就成了我的，不记得是幺叔送
我的，还是我偷来的。

于是，我得空就描《芥子园画传》，那时根本
不知道有宣纸，就拿铅笔在烟盒纸背面描。也许
是描得太投入，下课在描，上课也在描，没有烟盒
纸，就描在课本上，课本上都是图画。数学课上，
被老师发现了，命我当着全班同学，将书上的图
画一一抠下，然后当众咽下。

因此，我尝过画的滋味。
许多年后，我走出家门，在武汉打工，进时装

公司当画师，远在家乡的小妹给我写信，信中满
是自豪，说哥你能找到一份当画师的工作，全因
儿时吃下了许多图画的缘故啊。远在武汉、初出
家门、还少不更事的我，读到小妹的来信时泪如
雨下。

我一直有画家梦，并未被老师吓退。初中
时，依旧在上课时偷偷作画，在我最不喜欢的数
学课上，我画了一张“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数学
老师姓朱，人甚好，看见了，并未责怪我，还表扬
说，“画得不错，有鼻子有眼的。”受到鼓励，我信

心倍增，周末回家，不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却
从幺叔那里弄来颜料，给那张“孙悟空大战二郎
神”精心上了彩。周一上学，故意将那张上了彩
的画放在桌上，等着老师来表扬。老师没有表扬
我，却将我的画高高举起，说，“作业一题都没做，
夸你画好，你还上了彩，真的是，说你胖你就喘，
说你脚小你就加劲崴。”老师恨铁不成钢。

果然，初中毕业，无缘再上高中。
我中考落榜，很出家人意料。幺叔尤其为我

担忧，与我父亲谋划，说，“送孝儿去当兵，他喜欢
文艺，上不了大学，去当兵，也许是条出路。”当
时，我们村有一青年，爱好文艺，当兵后成了文艺
兵，上了军校，成了军官，衣锦还乡时羡煞众人。

于是去验兵，过了体检，却被村干部劝退了，
说，“你还小，才 16 岁，有的是机会，今年我村只
有一个指标，某某某的小孩想去，你让出来吧。”

当兵不成，幺叔说，“给孝儿找个师傅，学画
中堂。”

师傅尚未找好，我看到了石首市文化馆美术
班的招生信息，于是报了名，成为了小城名师王
子君先生的学生。

如果说，幺叔影响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王
子君先生影响的，就是我的青年。

师从子君先生，学了一段时间素描，就开始
学画工笔花鸟。我不是先生众多弟子中最有灵
气的，基础也不好，一学期没学完，家里农忙，我
就休了学。背着一个画夹，画夹里有一堆我的

“画作”，回到南湖村，一路上都很是骄傲。
农闲时，就在家里摆起静物，画酒瓶、画碗、

画茶壶。我幺叔夸我画的茶壶“硬是敲得响”。
于是就给村里人画像，逮谁给谁画，画了半天，

“模特”坐不住了，过来看，围了一圈人，左看右
看，说，“这里有一点像”，“这里也有一点点像”。
惭愧得紧，我的造型能力啊！后来就不画人像
了。有电器修理店请我画一个招牌，于是画了一
台电视机。有屠宰场的请我画一个招牌，于是画
了一头猪。乡亲们都说画得好，“是彩电”，“好肥
的猪”。

一有空，我就爱去石首县城，因为那里有文
化馆，因为文化馆里有王子君先生。

去了，听先生谈艺，谈为人。先生还搞根雕，
我也学根雕，背了锄头漫山挖树根，把人家的田
埂挖倒了，招来一通臭骂。

南湖村到县城63里，骑自行车往返，我乐此
不疲。子君先生说，“汝果欲学画，功夫在画外。”
子君先生让我多看文学书，“应该会写点古体诗，
画上要题诗，诗书画从来一家”。因此，我才有机
缘认识老诗人徐永宾先生。徐先生当时已年过
古稀，满腹学问，古诗写得极好，国内外的汉诗刊
物上，常有他的诗作。他常常为格律诗后继乏人
而忧心，听说我这16岁的娃想学格律诗，深感欣
慰，又把我介绍给他的诗友，参加一些培训。在
徐先生的教导下，我爱上了“平平仄仄平平
仄”的诗词格律，先生将我的格律诗推荐发
表 ， 专 门 在 我 的 名 字 后 面 括 弧 里 注 明 “16
岁”。“别人不信这是你写的，认为是我给改出
来的。”先生很是赞赏我。

子君先生托他的弟子、我的师兄黄再林为我
在县城谋了一份工，在石首色织布厂当机修学
徒。这样，我便有更多机会听先生谈艺。后来，
石首举办第七届美展，先生是组织者，出于对弟
子的提携，他选了我的一幅工笔虫草《小园豆花》
参展。后来出门打工，与先生少了联系，最后一
次见他，是2000年，我在深圳，先生到深圳出差，
来看我。后来，再未见过先生。几年前，先生因
脑溢血去世，我大哭了一场。

听家乡的文友说，先生经常念叨我、记挂我，
知道我的每一寸进步，先生都会很兴奋。先生约

文友们喝酒时，总会提议大家举杯为我祝福。遗
憾的是，跟随先生，未学到他的画艺。欣慰的是，
我学了先生为人的操守，受益终身。

说来也怪，我学画连半吊子都谈不上，出门
打工 20 余年，却有一半工作是与美术有关。在
武汉的第一份工，是在时装公司任手绘师。当时
流行在真丝上手绘国画做裙子，那家时装公司在
业内颇有名气，老板傅泽南先生是极有才情的画
家。熟悉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人对傅泽南不会陌
生，他是“85新潮”的干将、江苏新野性画派的发
起人。学者高名潞在其所著的《中国当代美术史
1985-1986》中有专门的小节对他进行论述。

我和傅泽南的关系，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
系，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更是朋友关系。我从
招工广告上看到傅泽南的公司招手绘师，然后去
应聘。一同应聘的有几个，都是科班出身，我的
画功最差，但傅先生选择了我。后来谈起，傅先
生说，“那几个都是城里的，而你来自农村，农村
孩子能吃苦，也更珍惜机遇。”

当时，一米真丝价值 30 余元。我并没有机
会直接在真丝上作画，主要是给傅泽南当助手，
帮他端颜料。他脾气不好，爱骂人，骂走了几位
助手，但他从来没骂过我。他说，“王世孝当助
手，画起来就是顺手，我不说他都知道我想要什
么颜色。”看得多了，于是有机会在普通棉布上
画，后来就画真丝。

也不难，有老师在前面示范，无非就是日复
一日地画牡丹、画月季、画兰草。最烦的是，因为
兰草比较受欢迎，曾经连续画过一个月的兰草，
画得我们想吐。

在真丝上作画与在宣纸上画，效果很接近。
带我们画布的经理汪光芜，也是一位颇有名

气的画家，是傅泽南的大学同学，对我也不错。
晚上下班后，汪光芜就在他的宿舍里画山水，我
又成了他的助手。汪光芜画传统中国画，海派路
子，那时我更喜欢傅泽南的画。看得多了，傅泽
南说要教我画画，开玩笑说要把我打造成“湖北
著名画家”。但那时，我没有作画的环境，几个工
人挤在逼仄的宿舍里，没有书案，更没有钱置办
笔墨纸砚。在笔记本上写点日记倒是可以的，不
料却被傅泽南看到，对其中一篇回忆乡村喝酒的
小文章大大夸奖了一通，说我文笔好，可以当作
家，鼓励我投稿。也不知往哪里投，1000来字的
小短文，我投给了《收获》，居然收到了退稿信，用
语还很客气，说《收获》不发这类型的文字，请另
投云云。

正是在傅泽南的指导下，我读了巴尔扎克、
雨果和左拉。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贾平凹
和沈从文，开始了不间断的经典文学阅读。但我
的梦，依然是当画家。

离开傅泽南的公司，进了另一家公司后，有
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作画了，于是置办了笔
墨纸砚，自己琢磨着画。当时我迷恋“表现主
义”，于是在宣纸上尝试“表现主义”的东西。画
了也没有老师指点，自己觉得像那么回事。

后来离开武汉回家养猪，别的没带，带回了
一大捆风格怪异的画。乡村没有宣纸供我实验

“表现主义”的水墨，于是买了几桶油漆，把家里
的椅子全部画上了狰狞的鬼眼，弄得父亲很生
气，说，“吓死人，这样的椅子谁敢坐？”我听不进
去，反将家里的一口装书又当书案的大脚箱，也
画上了怪异的图画。现在想来，那还真是“表现
主义”。

打工许多年，除了在傅泽南的公司里当手绘
师，还在广告公司画过户外广告，在制卡公司画
过黑稿，在玩具厂做过调色师，后面这些经历，与
真正的绘画艺术无关，但对热爱绘画的我，多少
是个安慰。

也许是因为这些经历，后来进入《大鹏湾》杂
志社任编辑时，我基本上成了美编助理，美编排
版时，我在一旁指手画脚，后来进了广告公司做
艺术总监，也是边做边学。这一切，皆源自于对
美术的热爱，源自于梦想。但是，近40年来的画
家梦，却总是那样若即若离，而因为热爱绘画而
引发的文学梦，却做得真真切切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许，这就是人生。
命运总是让我和绘画若即若离，当我将要远

离它时，又会有机缘让我走近。2004年，远离绘
画许多年后，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烦躁不
安》，想到远在武汉的傅泽南先生，于是给他寄了
一本，先生收到，给我回了一封十余页的长信，鼓
励我认定文学，不要为外界的喧哗所左右，并以
他的人生为例来告诫我。

傅泽南信中说他离开绘画20年，做生意，东
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离不开艺术。傅泽南最终
又回归了画室，而且这画室，是我为他选定的，就
是离我不远的31区。

我再次有机缘和傅泽南先生在一起，我见证
了他为重新回归画坛所作的努力。他是疯狂的
画者，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作
画。而他在画室，也为我支起了画架，我得以从
基础的色彩学起。

这段美好的时光依然短暂，后来他离开宝安
去福田，后来去南京，去北京，有了自己的美术馆
和艺术馆，而我，依然和绘画若即若离。

2010 年，《美术报》用了 23 个版面大力介绍
傅泽南，许多重量级的美术理论家为他写文章，
他却将我写的一篇评论用在了头条，并快递了一
张油画新作给我。

2012年，广州国彩艺术馆为傅泽南举办“回
归——傅泽南风景画展”，我作为嘉宾发言。开
幕式结束后，傅泽南说，“这里展出的画，你挑一
张最喜欢的，展出结束后带回去。”我知道他的画
现在拍到天价。傅泽南说，“咱们是兄弟。”

知道我女儿学画，想考美院，画展开幕式一
结束，他就来到我家，看了我女儿的画，一二三四
五六七，指出问题，并写在纸上，坐下来示范、改
画，一示范就是 3 个小时。他那么胖，坐在小马
扎上，真是难为他了。

在我的打工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傅泽南们，
这样的老板，和我的关系，是老板与打工者，更是
师友，因此在我的小说中，老板们的形象，似乎不
像一些评论者希望的那样坏。我的小说《国家订
单》出来后，有人批评我，说我这不是“打工文
学”，是“老板文学”，因为我为老板说了好话。我
觉得这样的论调很幼稚。有时也想，我和傅泽南
的友谊，当真是很传奇。

2008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参加学习，鲁院同
学中，颇多热爱书画者，以李晓君、东君、李浩较

为专业，而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也不少。白描老
师知道后，专门安排了一间房，提供了纸张，于
是，我们组成一个书画小组，每晚在一起练字习
画。几十年来漂泊身，从鲁院开始，我才真正有
了较多的时间练字。

离开鲁院后，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从鲁院
回广东，进《作品》杂志社，很长一段时间，我住在
广东省作协招待所，每晚写毛笔字成了习惯。那
两年，临帖比较多，二王、米芾、黄庭坚、王铎、孙
过庭，每家都练，但却未能专攻一家。

广东作协喜欢书画的人较多，廖红球的书
画，张建渝、曾庆丰的书法都很了得，看他们写字
作画，我也和我幺叔一样，“瞟”学了一些。有时
和廖红球先生聊书画，他是不吝将自己的经验分
享的，于是，我知道了“笔法”。安定下来后，有了
可作画的地方，于是就重续旧梦。对我影响最大
的却是郑旭彬，整整两年时间，我们同一间办公
室，有空就一起画画。我们合作了许多张，我先
画个大概，余下的他来精心收拾。我们很投缘。

于 是 ，我 就 认 了 郑 旭 彬 为 师 ，这 不 是 玩
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每每写字作画，觉得有点意思的，就留下，不
意间，竟留下了一大堆。于是，隔一段时间要清
理一次，毁掉其中的90%，余下几张。就这样，几
年下来，竟也存下了不少。

一日，网上发帖，说我要卖画了，画价几何云
云。本是戏言，不意有几位留言要买。我说这是
玩笑的，不卖。但执意要。我说，一个月后，你还
想要，说明不是心血来潮，我就卖你。一月之后，
还想要，就卖了几张。

居然，就这样开始卖画了。东一张，西一张，
也卖出了一些。在文学圈内，居然有了一丁点画
名，真是惭愧。又受邀参加了一些画展，朋友抬
爱，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居然还有报纸请题写
了副刊名，有文学刊物请题写了刊名……无知者
无畏，胆子越发大了。

但我深知，收藏我画者，皆出于对我的关爱，
用另一种方式，在鼓励我的文学创作吧。

40年来丹青梦，总是与绘画若即若离，而今
不惑，画家梦不复，所以画者，无非调节心性，自
娱自乐。让我欣慰者，是小女自幼爱画，以梵高、
莫奈为偶像。看女儿画画，成为了我生活中最享
受的事。今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央美
院附中。女儿要离开我们，去北京求学了。我心
里有些不舍，但更多是欣慰。路在她的脚下，终
究走向何方，我不得干涉。

从我幺叔的丹青梦，到我的丹青梦，再到小
女的丹青梦，这其间，三代人的梦想，又何止 40
年？想来，真的是感慨不已。但爱上了，就是爱
上了。一辈子的事，有没有结果，倒是次要的
了。如之何，何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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